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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个空脸人

借出来的情谊

时尚辞典

麦 痛

我对不起那只兔子

“七字舍人”吕溱

心灵小品

读史札记

他山之石 坊间纪事

居家简装记

纸 上 博 客

□ 赵自力

小时候住在农村，那时物资缺乏，印
象中很多东西都是邻里之间相互借用的。

我家有两间房，父母一间，我和弟
弟一间。平常还没什么，如果来客人了
要留宿，弟弟就和父母睡，我则要借宿
了。好在邻居家的孩子年龄跟我相仿，
又是一起耍的哥们儿，所以我自然和他
挤在一张床上。他有许多好玩的东西，
比如弹弓和木枪。弹弓捡了石子可以打
鸟雀，木枪塞进几粒乌桕籽也可以打出
好远。我常常玩弄着他的“兵器”，见
我爱不释手，他还大方地借给我耍。他
家有个小木箱，据说是他爷爷留下的，
里面有很多书，我们也常常拿出来翻看
着，只看图不识字，倒也有趣得很。

如果哪天，有邻居差小孩来我家借
几个鸡蛋，我们准知道他家来客人了。
母亲总是把鸡蛋装进碗里，嘱咐小孩拿
好。要不了多久，邻居就会拿着鸡蛋来
还，捎带一些苕干瓜子类的东西。大家
边做布鞋，边嗑着瓜子聊天，邻里之间
关系十分融洽。遇到有特殊的事，大家
都会来帮忙。有年我爷爷突发大病，乡

亲们连夜用手扶拖拉机送到县医院。第
二天一大早，就有很多乡亲们来我家，
主动借钱给父母，大家你三十我八十
的，硬是凑足了几百元救命钱。父亲在
医院未回，母亲不断地说些感激的话，
让我拿出本子一笔一笔记上。爷爷病愈
出院后，父母把肥猪卖了把米卖了，还
烧了几窑红砖，才慢慢把借债还清。我
总记得，每到一户还钱时，乡亲们都说
不急，让先还给急着用钱的人家。别人
家有什么事，父母也一样主动去帮忙，
有钱的出钱，有力的出力，把别人家的
事当作自家事一样。大家生活在一个村
里，邻里之间朝夕相处，守望相助，风
气特别淳朴。

那个特殊的年代，没有哪家能添置
那么多东西，谁家有就去借，用了记得
还。母亲常对我们说：“有借有还，再
借不难。”借是人们交往的一种方式，
大到耕牛房屋，小到鸡蛋食盐，借来借
去自然就加深感情了。

生活在县城后，邻里之间就很少相
互借东西了。有时候，倒也挺怀念儿时
借东西的旧时光，特别是那借出来的浓
浓情谊。

□ 王离京

谦虚使人进步，骄傲使人落
后。宋代官员吕溱“七字舍人”的
绰号，生动地诠释了这个道理。

吕溱，宝元元年（公元1038
年）戊寅科状元，扬州人氏。中状
元不久，吕溱便被调到皇帝身边
从事文秘工作。身为状元，又在皇
帝身边，吕溱不免有点飘飘然，不
仅说话口气大，生活小节也不注
意。有一次，吕溱参加了个大吃大
喝活动，在社会上造成了不良影
响。相关人员均受到了不同程度
的政纪处理，吕溱也被牵扯其中。

上级认为，以吕溱这样的表
现，不适合在皇帝身边工作，便把
他打发出京城做了地方官（蕲州
知州）。在基层反思锻炼一段时间
之后，上级又把他调回京城工作。
此后，南方有个少数民族部落反
叛朝廷。吕溱建议皇帝不要封锁
消息，而应当及时通知有关地方
提高警惕，共同做好防御工作。这
个建议对于朝廷搞好应急预警，
妥善应对局势，起到了重要作用。
后来，吕溱又上书皇帝，指控宰相
陈执中贪恋富贵，老搞不正之风，
导致陈执中被撤职。

因为取得了一些成绩，吕溱
又有些骄傲自满起来。在被重用
为成德军知府后，吕溱说话轻狂
自傲，对同僚颐指气使，导致大家
意见很大。再加上生活奢华讲排
场，吕溱就被纪检监察官员弹劾
了。这一次，他受到了降级处理，
到一个小地方做了个低级官员。

直到换了新皇帝之后，吕溱才
被重新起用，先后出任池州、苏州
两地知州。后来，又被加封龙图阁

直学士头衔，委以开封府尹重任。
吕溱总体上是个有能力，也能干事
的官员。在这些地方任职期间，吕
溱处事干脆果断，判案公正准确，
管理严格到位，使土豪恶霸不敢胡
作非为，社会秩序大为好转。

名臣欧阳修很欣赏吕溱的干
才，曾写过一篇题为《举吕溱自代
状》的文章，向上级举荐他。文中
说，吕溱才华出众，见识过人，工
作勤奋努力，苏州知府任上各项
工作干得都十分出色，在两浙地
区名列第一。这样的官员，应该委
以重任，最好让他取代自己的位
置，以体现正确的用人导向。
几次官场挫折，使吕溱成熟了，

说话变得因场合而异。谈论工作，
滔滔不绝，很多见解被奉为经典。
但在私人场合，他却十分稳重，寡
言少语。因而，人送雅号“七字舍
人”。意思是说，吕溱与人交往惜字
如金，说话很少超过七个字。作为官
员，工作之余管好自己的嘴，不仅是
自保之策，更是一种职业素养。

对吕溱这位能臣，宋神宗很
是赏识。吕溱去世后，宋神宗十分
痛惜，专门作出大段批示，大致意
思是，吕溱这个人在朝廷洁身自
好，很讲规矩，从不拉帮结伙，也
从不巴结高官权贵搞人身依附。
在十几年的时间里，他默默工作
奉献，一个替他说话的高官也没
有。我刚刚委他以重任，他却去世
了。这个人从不贪污受贿，家中想
必不宽裕，没有余钱为他办个像
样的丧事。我意政府应该特拨一
笔款子，一来抚恤他的家人，二来
使他的丧事可以办得隆重些，以
形成一种向吕溱这类官员学习看
齐的良好风气。

□ 李汉荣

它似乎是相信我的。但是，它太轻信我
了，我其实和多数人类一样，是不值得信任
的。

我从朋友那里得到这只白兔子。它完
成了陪朋友家小孩“玩一段”的任务，现在，
孩子觉得它不好玩了，要玩别的，比如猫或
小狗；它的不卫生习惯也招致主人的厌烦。
主人就转手送给我。朋友说也是别人转手
送给他的。是的，是“转手”，不停地转手。它
是可以随时转手送人的，包括转手送给屠
夫和刀子。朋友算是仁慈的，转手送给了
我，因为我不是屠夫。这算是朋友对它的感
谢和善待。

它很白，周身的毛色雪白，没有任何杂
质，卧在那儿，像一堆雪，前年或很多年前
的那些洁白初雪，还没有化，被这只兔子保
管着，带到我家，我在夏天看见了雪，感到
了纯洁、雪意等这些古典词儿还健在着，还
可以使用，不是矫情或矫饰的词儿，是及物
的，有机的好词儿，一只白兔复活了这些好
词的生命力和现场感，而在它到来之前，我
感到这些词已经死了，词的内涵和象征性
已经流失了，被掏空了，失去了表述和象征
的对应物，它们成了空洞的词。因为不只是
大自然，也包括我们的内心，已有好多年好
多年不下雪了，偶尔飘一点雪，落地而化，
雪坐不下，刚坐下还没静会儿神，就化了，

制造一点烂泥就罢工，罢雪了。这地球，这
土地，这人心，还适不适宜生长童话和诗？
还适不适宜安放我们纯真的初恋和从心底
里掏出的，那些只说给爱人，只说给一朵羞
涩灯盏花的悄悄话？还适不适宜无忧无虑
地坐下来，想想泉边一朵水仙在午夜静静
开放时那细弱的心事？乃至想想天长地久
的大自然的事，想想精神彼岸的事，到底适
不适宜想想这些呢？依我看，唯有雪说了
算。雪从天上来了，想找个地方多坐会儿，
与我们促膝长谈一次，可是，雪，坐不住，还
没坐稳就化了，就走了。它没说再不来了，
但到底来不来，要看来了能不能坐下，坐下
了才能与我们促膝长谈呀。这就要看我们
这些地上的人，在大地上，在我们的心里，
能不能给柔弱留下座位，给谦卑留下座位，
给深情留下座位，给洁白留下座位。

怎么一说雪就止不住了呢？因为这只
白兔子，让我想起多年前的那些白雪。兔子
卧着，一小堆白雪，在屋子，在我面前，唤醒
了久违了的那种雪意。

但是它死了。没有青草和露水，没有幽
静的林子，没有月光下可以奔跑的无边山
野，没有同伴和朋友，甚至也没有天敌带给
它惊吓或终于逃脱天敌的成就感——— 我们
其实是它的天敌，却冒充它的朋友，但它知
道我们的身世和底细，并不相信我们在一
夜之间就进化成了它的朋友。所以，自从它
被转手送给我的那一刻，它就不太高兴，但

反抗是徒劳的，它放弃了反抗，但无法与我
和睦相处。它对我心存腹诽，所有的生灵都
对人类心存腹诽。即使我们似乎确有真情，
那得首先它们对我们有用，或者好玩能充
当宠物，或者好吃、能卖钱，然后获得一点
与它们的有用性基本对等的感激或不
舍——— 它们输掉了全部的自己，仅赚得这
一点菲薄的、它们无法理解和消费的利润。

它死了，饱一顿，饿一顿，我没有耐心
伺候一只兔子，虽然，它的白雪的形象带给
我柔弱和洁白的联想，填补了我的部分审
美匮乏，虽然“清风明月不用一钱买”，但
是，对具体生命的审美，也不是免费的，你
得为它操心，为它不停的吃喝拉撒厌烦和
生气。天上的白雪是天籁之美，你只管惊叹
和欣赏就行了，然后用一首诗保存它的洁
白、空旷和纷纷扬扬。兔子保管的白雪却要
用不间断的吃喝拉撒来维持，你还得一次
次清理掉它的排泄物。

它死了，也许是死于饥饿，也许是死于
疾病，也许是死于孤独、寂寞和忧伤——— 我
们无法知晓一个生灵的简单的孤独、寂寞
和忧伤，虽然是简单的，却是致命的——— 在
天穹的眼里，我们的那些感到难以忍受的
孤独、寂寞和忧伤不也是简单的，是微不足
道的吗？我们的生命就那么一点点大，像脆
薄的器皿盛不下太多的孤独、寒冷和痛苦
的压迫。推己及人，推己及物，在无边且无
常的命运压力面前，所有生命的杯子，都盛

不下多少东西，随时会砰然而碎。
它死了，我在河滩安埋了它，算是我对

它的最后一点礼遇和善待。从它的遗骸里
会长出来年的青草，清新的草香将漫过牛
羊们的口腔和身体，它们无声地感激大地
恩情的时候，也就感激了它。

直到我捧起泥土掩埋它的时候，它瘦
削下去的身体仍然保持着雪的洁白。我迟
迟不忍把泥土覆盖上去，安埋一个圣人或
一个英雄，与安埋一个生灵有多大的区别
呢？都是逝灭和永别。我站起来，抬起头想
找到点能够说服我、安慰我的东西，能够减
少我的虚无感的东西——— 这时，我从灰暗
的天空靠东的一角，看见了几片白云，我看
了好一阵，此时无风，那几片白云飘得很
慢，好像有意在我心里多飘一会儿。然后我
放下了泥土，覆盖了那白雪。

连续好几天我都不想说话。对于它，我
是有愧的，我对不起它，把它一次次转手的
我们都对不起它，它在人们的手里转来转
去，却无人对它负责，也无法对它负责，无
情的大自然没有制定或默认一个为所有生
命负责的普遍的温暖的道德律。我们不停
地转手，最后只是把它转手给了死亡和虚
无。

我对不起它，但我只是常常在内心里
向它道歉和自责，却无法保证下不为例，
无法保证再也不对不起它，或再也不对不
起它们……

□ 杨福成

麦子成熟的季节，是一个疼痛的季节。
麦子熟了，丰收，幸福才对啊，怎么会

疼痛呢？疼痛就是疼痛，没有躬身过麦季的
人是无法理解的。

收麦子，是个很累的活儿。
每年的端午，便是麦子成熟的季节，这

个节气也叫芒种。芒种一般在6月6日前后，
它字面的意思是“有芒的麦子快收，有芒的
稻子可种”。芒种又称忙种，也就是说这几
天抢收抢种，农事很忙。上周去肥城，还在
田间看到一个“农民很忙”的招牌，好玩。

麦子熟了，村里村外洋溢的都是阵阵
的麦香。闻着喜人，但看到尖尖的麦芒，就
有一种说不出来的疼痛。

以前收麦子，有的是用手拔，一下腰，
一使劲，又干又尖的麦芒正好扎在胳膊肘
上。才扎的那会儿，别提那个疼了，但干上
一晌午，适应了，也就好了。

人就是一个习惯于疼痛的动物，有疼
痛的日子不知疼痛，没疼痛的日子才最疼
痛。

后来，人们觉得拔麦子太慢了，也太累
了，就大多用起了镰。

每到麦子快熟的那几天，我爹就早早
地将几把镰刀磨好，挂在墙上，严阵以待。

麦子还不熟，我爹就着急了，时不时地
拿着镰刀到地头转转，割上两棵试试，回来
跟我娘说，还不行，还不熟，还得一两天。

然后，他把镰刀从墙上取下来，一把把
地再磨一遍。

别看我爹着急，其实，割麦子，他还真
不行，比我娘差远了。我娘一动镰，噌噌地，
一会儿就能将我爹落下老远。

我爹割一会儿，站一会儿，不慌不忙。
当然，他也不是不慌，是这活儿实在太累
人，割不了半沟地，就会腰酸背疼，浑身难
受。

后来我大了，上高中了，经常找一些同
学去帮忙收麦子。同学们有劲儿，也拼命，
脱了上衣，赤膊上阵，可是等把麦子放倒
了，他们的背上也晒起了一层皮，到了晚上
睡觉时，火辣辣的，疼得他们龇牙咧嘴。

把麦子割下来，才只是不到一半的活
儿，接下来就是打场晒场。打场也不是个好
活儿，又脏又累，这样的时候，还好下雨。一
下雨，就麻烦了，麦子要么发芽，要么变霉，
都不是好事儿，所以，得抢时间，赶快打，赶
快晒。

以前的打场机很原始，一个铁皮蛋，里

面包着大铁齿轮，外面是齿轮三角带，这家
伙像个野兽，生猛危险，一不小心就会伤着
人。

有一年，刚开始打场，我爹的手就被打
场机给伤了。

那时候我还小，只记得他手上缠着绷
带，在场里转来转去，也不知道他老人家疼
不疼，而今想起来，自己却感觉是很疼很
疼。

麦子晒干，一半装进自家的粮仓里，
一半则是要拉着去镇上或者管理区里的粮
库，日夜地排队交公粮。

公粮，一亩地要交三四百斤，而那时
候的产量，也就是亩产七八百斤吧，累死
累活忙下来，剩不多少。但交上公粮，买
上几根油条，拉着地排车边吃边走，也挺
高兴。

这是一种老百姓习惯了的，麻木的
痛。

后来，政策变了，不交公粮了，每亩地
还给一百来块钱的补贴，有这么好的事儿，
我娘因为常年劳累而患的腰病似乎也好
了，我爹的干劲也足了。

现在，他们两个人还种着六七亩地，虽
然不再用原始的手工去拔麦子割麦子，都
改成大型的收割机了，但每到这个时候，我
还是担心他们的身体，毕竟都已经是七十
多岁的人了，把七八千斤粮食运家去晒出
来也不是个轻松活儿。

又闻粽子香，又到麦子黄。
昨天给我爹打电话，他说前些日子风

大雨大，把麦子刮歪了不少。
我说，歪了就不要再费劲了，用收割机

铲铲就行了，能收多少就收多少。
我爹答应着说行，不再费那个洋劲了。
可我知道，他放下电话，还会到地里，

把一棵棵歪倒的小麦扶起来，一把把地扎
成小辫子，以便于收割机都能收起来。

这个活儿也很累，也会扎得手疼胳膊
疼，可爹娘在电话里，从没有说过一个疼
字一个累字。而我一说尽量回家帮帮忙，
他们就会说，别来了，没事儿的，你上班
忙就行。

每每听到爹和娘这平静的话语，我却
怎么也不能平静，就感觉是麦芒触到了我
的心，有一种说不出道不来的痛。

□ 许志杰

现在的屋子已经住了十几
年，各种设施开始老化，阳台浸
水，窗户透风撒气，地漏反味，真
的是一身毛病。这几年先后零打
碎敲地更换了窗帘、马桶，还买了
速干胶和喷枪，自己动手修复了
阳台窗户的连接处，堵住了每逢
下雨必进水的那些缝隙。最难以
忍受的是日渐黑去的墙皮，尤其
暖气片上方那一道一道因气体上
浮而产生的污染，我是一天一眼
也不想见着了，看见心就烦，意就
乱，下决心将其清除掉。听说楼下
同事家刚对墙体进行翻新，而且
不用大规模搬动家具就能干活。
于是下楼考察，同事力荐，横下一
条心，对再也看不下去的客厅和
走廊的墙体予以翻新。

早有凌云志，就是怕麻烦，每
每下一个晚上的决心，恨不得立马
动手的咬牙切齿，往往被一个回笼
觉消磨得一干二净，终于拖到了连
自己都看不下去的这一天。电话联
系，微信沟通，不到半小时便与施
工方达成协议，下午上门查看房屋
形式，敲定翻新方案，以及所用材
料、价格、工期、质量，我的答复是
两个字：都行，当时的心思也是俩
字：赶快，只要在最短的时间内把
墙上的那些令我再也无法容忍的
黑不溜秋的玩意儿去除掉，还我一
个干净清爽的家。

约好第二天早上七点以前师
傅上门干活，我不到六点就起床
了，虽是一次简单的修修补补，但
毕竟十几年没有这样的操作了，
不免有些小激动，甚或有点不知
所措。待到师傅进门时，我已经把
该摘下的各种镜框、挂件、电器全
部归置到位，可谓万事俱备，就等
着师傅大显身手，以迅雷不及掩
耳之势完活。孰料，师傅这样说，
今天的活很少，把带有明显损坏
痕迹的地方铲除，然后打上一层
腻子，明天再把腻子打平，后天正
式喷刷。只见师傅用一把锋利的
铁铲对着卫生间门口外的两处被
水浸泡的墙体，三下五除二，迅即
将腐烂的墙皮铲下。又用和好的
腻子找平，原本有点脏不拉几的
墙体立见光泽，露出一点欣欣向
荣的景象。就这点鲜亮顿时增加
了我对明天乃至后天工作的向
往，人靠衣裳马靠鞍，住久了的屋
子也需要主人的呵护和打扮。满
打满算，第一天的活儿总共干了
不足半小时，师傅就在下一家电
话催促之下，匆匆而去。

师傅走了，家里散扔着这样
一个摊子，总是有一种魂不守舍
的落魄。直到第二天师傅一副闲
庭信步的样子走进家门，激动的

心才有了着落，像个学徒工颠颠
地跟在师傅身后，要水，赶紧递
水，扶梯，赶紧扶梯，很多本是师
傅该干的活，徒弟全干了。当时就
一个心愿，师傅心情愉悦，尽量把
活干好。这天的活比前一天多些，
除了打磨头天的腻子，还要把墙
上的一些裂缝弄平抹上一层薄薄
的腻子，将被熏黑的墙皮用细砂蹭
掉。即便如此，这些活全部加在一
起也只需一个小时。有了第一天的
经验，我的应付也自如了不少，在
跑前跑后的当口，与师傅有了简单
的聊天，知道了师傅姓甚，来自哪
里，哪年来的，一天的工钱多少。

真正的大活是第三天，仅包
裹家具和遮挡地面、门窗等一些
细活，师傅就一个人悄无声息地
干了两个多小时。不得不佩服设
计师的匠心独运，那些遮挡和包
裹家具、门窗用的各个尺寸的一
次性塑料布，既简单实用又严丝
合缝，等到喷刷完毕，被遮挡的部
位几乎毫无污物，干净如初。假若
师傅能够完全把活做好，一丝不
苟，那效果一定会像他们广告描
绘的那样“完好无损”。这是十多
年以前第一次装修房子时不可想
象的事，那时候家里的报纸包括
床单都会派上用场，遮挡满屋飞
奔的油漆，装修师傅更是浑身油
漆，工作服如同一张刷了漆的油
布那么坚硬。现在的师傅干一天
活下来，身上基本洁净，而且是工
作服之外还有“礼服”，活儿干完
了脱下工装换上“礼服”，小伙还
是很精神帅气的。午饭是包子，我
买了一斤三两，想着师傅年轻又
干了一个上午的体力活，吃八两。
我这跑前跑后比平时也多了不少
活动，吃半斤。结果我倒是真的吃
了半斤，师傅却只吃了不到四两，
剩下一半。我还观察到一个上午
师傅没喝一口水，真是练就了一
身干活的好本领。看到这些，恻隐
之心油然而生，他们这些人甭管
活干得尽力还是不尽力，我们满
意还是不满意，都真的不易。一个
人一上午闷头苦干，可能会顾不
上寂寞，但内心也免不了孤独。问
他多长时间回家一次，他说只要
有活干就不舍得回去，想家了就
打个电话，有时也会视频，看着大
闺女和小儿子在一天天长大，心
里美滋滋的，干起活来也带劲。

傍晚，活干完了，丈量粉刷面
积时我回避与师傅较真，多点少
点，基本就由着他了。

清扫干净，家具归位，把灯打
开，一派焕然一新的样子，灯光下
有几处未尽之瑕疵也暴露出来，
显得不是多协调。转念想着师傅
的不易，想着比原来已经漂亮多
了，便心满意足。

□ 王太生

日本动画大师宫崎骏的作品《千与千
寻》有一个漫画人物，全身黑色，头戴一个
白色面具，被称之为“无脸男”。此经典形象
由此成为一种象征，不特指某一人，也无好
坏之分，泛指这样一个群体，总是空虚寂
寞，阴郁地行走于人间。

在中国，同样是漫画画人，从丰子恺开
始，画一个空脸。20世纪30年代初，上海《新
闻报》有一篇文章———《丰子恺画画不要
脸》，有人对丰先生的《乡村学校的音乐课》
一画进行评价，认为画中的孩子们一个个
小雏鸟似的张大嘴巴，跟着拉二胡的先生
唱歌，虽然画面上的人物没有眼睛和鼻子，
但读者从他们扬着的小脑袋，张着嘴的神
态中，体会到这群活泼可爱的孩子正沉浸
于全身心地投入唱歌而带来的欢乐之中。
这篇文章点出了丰子恺画画的特点，人物
脸部虽然没有眼睛鼻子，却惟妙惟肖。

空脸的好处是没有将人的印象固定在
一个模子里，那个空脸人或许正是你、我、
他。

老树画画，也不画口鼻眉眼耳，而是画
一张让人费劲去猜的空脸。老树的画，乍一
看不见五官，着长衫，有些民国范儿的中年
男子，在落寞地赏花、喝茶、发呆。这个人，
始终看不见脸，东游西荡，他总是不说话，
眉眼藏在帽子下。

最近，我在一本书上看到，有个叫鱼山
的画家，画的是红脸。当然，我现在见到几个
红色空脸人，虽看不见他们的五官，但他们
一定气血正旺。有一个场景，我很喜欢，两个
空脸人，蹲在西瓜船上，其中一人，把手放到
河里在捞什么，另一人执锹，一锹一锹地挖，
把瓜的黑籽红瓤，一块一块抛到河里。

画空脸者，适宜画一个侠客，在古代，
他们属于《史记·游侠列传》的人物。论舞
剑，往往刚中带柔，游刃有余，点到即止，却
留有三分余地。

或者，是一个隐者，筑庐深山里。不要问
他是谁，头戴斗笠，身穿缁衣，在林间行走。

我若学画，想画几个涂红或涂绿的脸。
色彩代表性格，同时又表达生活的艺术。我
在想，倘若再出书，可以一棵梅树作封面，
树无限放大，人无限缩小，几个戏里的古代
无脸小人儿，打着油纸伞，或手搭凉棚，站
在枝上、叶上张望。

我画的那几个空脸小人儿，他们坐在小
酒馆里，卷起袖口，喝酒聊天，其中有个人，
虽没有画眉眼，不用猜，一定是诗人陈老大。

那个跷着二郎腿，坐在树上旅馆，噘嘴
吹气，吃槐花包子的人，虽看不清眉毛，也
看不清脸，但从吃相看，还是可以判断出，
是平时喜欢收藏瓷器古玩的鲁小胖子。

另一个在碧绿豌豆地里蹑手蹑脚，手
执一只空瓶子收集露水的人，只见后脑勺
不见脸，不是别人，正是几年前被一颗11斤
的大萝卜绊倒在田里的乡下亲戚王小二。

当然，那个在古城的夜晚，微醺着，踉

跄走路，肩披衣裳，微风吹拂过小桥的人，
是我多年的老友侯老三。他坐在窗口画一
张美食地图，把那些遍布本城大街小巷的
卤菜店一一标注在上面。

我喜欢看这些空脸漫画，他们总是见
人，不见表情，留下读者感兴趣的地方，让
人去猜。

我涂鸦的这几个空脸人，是高铁年代，
快节奏条件下，几个喜欢过慢生活的人。他
们推崇在复杂世界里，清享简单，以平常心
看周围，是一个特殊的个体，代表着一类谦
卑的小人物，或休闲，或散淡，无需去关心
有着怎样的一副脸。

从他们的肢体语言，可窥见他们的脸
面。有时候，肢言语言是真实的，眉眼挤弄
出来的表情，反而虚伪。

他们也像服装店里的那些空脸模特，
长什么样子并不重要，长的样子就是你喜
欢的样子。

那个空脸人，或许正是你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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